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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方蓁返校重做學生 

 

我又做了一次大學生。 

是的，我七十一歲了，我又回到學校。 

這學期，我在加州紅木市加拿大社區大學修習了一門「數位影像入門」的課程，每週上兩堂課，一堂七

十五分鐘。 

 

 

小兒顧龍協助我拿到學號、替我註冊選好課；我想我之所以有興趣選這堂課，要歸功與他。 

幾年前，顧龍決定幫我買一部電腦，他問我要什麼款型，因為自己對視覺藝術的興趣和背景，我告訴他

我要的電腦最好有兩個螢幕。 

顧龍結果替我安裝了一個高品質的電腦和雙螢幕，但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大抵只是使用電腦的基本的功

能。簡單說，我不知它還能做什麼，也沒時間去學怎麼用電腦，因為射擊訓練和比賽佔去了我泰半的時

間，我必須全力以赴。 

但今年夏天「比安奇盃」結束後我從射擊比賽的事業上退了下來，幾個月前，兒子問我打不打算利用電

腦該用的用途。 

我在大學主修的是藝術；我是用右腦的人，有藝術家的眼光，一件事物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我清

楚。不過科技的進展叫我感覺追趕吃力、瞠乎其後，每次我需要一個平面圖像、插畫或是設計，就得去

找女兒使用 Adobe Photoshop 幫忙。 

兒子的話我思忖了幾個禮拜，下定決心：是自己學 Photoshop 的時候了。 

表面上，對我這種年紀、電腦技術又不太靈光的人來說，學 Photoshop 看起來可能是艱鉅的工程，但

是多年從事射擊比賽的經驗告訴我：我絕不至於老朽到不能學新東西。 



許多射擊選手從年輕時就開始玩槍，而且從事射擊運動的早。我不然。 

我在四十一歲在一所社區大學上課學習槍法之前，從來沒有碰過射擊；到了靠五十之前，我才對射擊比

賽認真起來。藉著不斷的苦練，我不僅學會射擊，在一段時間裡我也成了女性行動手槍競賽項目中表現

數一數二的選手。 

射擊我若學得會，這個應該也難不倒我。 

第一堂課，兒子提議開車送我去，但我告訴他我想自己一個人去；我應付得了，畢竟，我為了比賽走遍

世界—紐西蘭、德國等等，因此我自認應該找得到大學的教室。 

過程中有幾個意外。一開始我停車停錯了地方，後來得請教一位教授告訴我怎樣才能開到應該停的停車

大樓去，但是無論如何我找到教室了。 

到目前為止我是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大多數的學生是大 

對年輕人來說，玩電腦就跟喝白開水一樣簡單，常人都會。 

但對我來說並非如此。 

中國有句俗語說：「對牛彈琴。」這句成語用就是我第一堂課的寫照；我就是那頭牛，講師的每一句話

我有猶如鴨子聽雷。 

不過我並不覺得被打敗了。 

 

對牛彈琴，方蓁就是那頭牛，課堂內容有如像天書。（顧方蓁製）  

下課後我走到中庭，心想：在美國我們有這樣的特權可以終身學習。我在校園裡逗留了幾小時，溫習課

堂老師所講的，翻看書頁。上前幾堂課的時候，這個動作變成了的慣例；下課後我總會留在校園裡，溫

習老師教過的功課。 

我也會找人幫忙。 



第一堂課下課、我回家之後，兒子幫我補習了三小時。上課後的第一周，我去看小女兒顧麒，一個接一

個的問她問題。她告訴我；如果我看書，一定學的會 Photoshop，她就是這麼學會的。我聽了信心大

增。 

那天之後，我心裡知道：我可以的。我可能必須比其他一般學生更努力、花更多的時間，但一個小時接

一個小時反複磨練技巧的動作，我在靶場上早已習以為常。 

這堂課有助於填補我從射擊職場上退下來後的時間，但這不是我唯一的動機，絕對不是，我不是以打發

時間了事的人。 

 

我總是需要一個可以完成的目標和限期，好讓我有前進的方向。。 

因此我立定目標：我希望修完必要課程、拿到大學數位影像平面設計證書，然後成 

立一個事業，以優惠的折扣價格提供設計服務，協助需要廣告與行銷的中小企業的業主。 

我知道我要需要做出的平面圖像設計難度有多高，對小型企業來說會所費不貲，這會是我一個回饋商界

的機會。 

外子家一與我對學習新事物會彼此打氣。家一開飛機有幾十年的資歷，飛的是單引擎雙座賽斯納小飛

機，現在他也有一架 LSA 輕型運動飛機，最近還開著新飛機到拉斯維加斯試身手。 

因為開飛機家一認識了電子技師厄尼（Ernie）。 

厄尼退休前毫無修理飛機或飛行經驗。七十幾歲時考取飛行教官，也取得飛機機械師執照。週末他負責

培訓機師的地面課程，閒暇時，他為家一的飛機做機械維修保養。如今已八十高齡，十月他還去受訓，

好取得修理飛機引擎的證照。 

厄尼從未停下學習的腳步，我有為者亦若是。 

上過幾堂大學的影像課程後，希望我是彈琴的琴師，而不是那頭笨牛。 


